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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斯人已故，执念成蛊
chapter1

W O D E G U D A N   N I Y O N Y U A N B U D O N G

父亲去世了。男朋友失踪了。

独自坐在书房里，翦墨只能想到这两句话。身上的黑衣与房间的黑暗

融为一体，渐渐模糊了轮廓。身后是宽大的落地玻璃窗，窗帘没有拉上。

深秋的夜已然黑透，映衬着小区里其他家庭共享天伦的温暖灯火。这一

切都跟她无关。在这个城市里，她算是孑然一身了。

她看过一句话，大致是说，谁可以这样冷静，在生命的刚开始就用

回顾的眼光打量自己的一生？她觉得她就可以。她刚刚过完二十五周岁

生日，年华正好，却送走了最后一位亲人。父亲的血脉还在她的身上延续

着，她却觉得自己的生命几乎要到尽头。

左手紧握书桌上一个细长的六棱玻璃杯，她保持这个姿势很长时

间。杯子是周远泽送的，里面的菊花已经泡得惨白零落。以前，翦墨喜欢

用盖碗喝花茶，用紫砂壶喝红普洱，周远泽送她这个杯子说：“翦墨，这

杯子的造型和角度好，泡菊花的时候很漂亮，你画图画累了就看看它让

眼睛休息一下。”从此，她不管喝什么，都只用这个杯子。

周远泽是父亲翦博谦最喜欢的学生。没有“之一”。当所有人都反对

翦墨跟周远泽恋爱的时候，只有父亲点头说，远泽是个好孩子。翦墨就义

无反顾选中他。

父亲只说他是好孩子，没有说他是好男友、好丈夫。她忽略了这层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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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。是故意的。她鄙视自己用父亲这句模棱两可的话来遮掩那不可救药

的自欺欺人。她是数理化公式计算高手，她是追求力学与美学相结合的

建筑设计师，掂量轻重趋利避害是她专业练就的本领。

然，爱情不是计算，是感觉。

他是她少女时代就种在心田里的一株五角枫，每年深秋都飘着片片

红叶，华美炫目，摄人心魂。她明知他太过遥远不属于她，却因那一丝贪

念，让这蛊毒愈入愈深。

有人说，女人的心像玻璃杯，单纯，透明，可以用装下很多很多无所

谓。翦墨想，这混账话肯定是男人说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女人只是假

装无所谓，心里那个玻璃杯若是被爱和眼泪填满，最终是要超载、破碎

的。

终于，她放开那个无辜的杯子，活动一下已显僵硬的指关节，又拿起

面前的一个原木相框，里面是父亲亲自挑选放进去的一张“全家福”。父

亲的脸生动跳到眼前。六岁那年，她为了漂亮的衣服和玩具，狠心离开了

他。她永远记得那晚他凄凉无助的眼神。而照片里的他，眉目清扬，笑容

豁达，像孩童般天真无邪。

此生，翦墨都亏欠父亲一句“对不起”。那三个字，她从K城出来投

奔B市的父亲时，没有说出口；她为了恋爱的事跟父亲闹别扭时，没有说

出口；她言语恶毒任性地责怪父亲纵容周远泽时，没有说出口。直到遗体

告别时直面长睡不醒的白发人，触及他僵硬的尸首，她才说出一句：“爸

爸，对不起。”

这又如何，迟到的忏悔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毫无意义。在她有机会珍

惜他、陪伴他的时候，她沉迷在自己幻想的爱情天堂里。现在，那个留给

她一半血缘和基因的男人再也回不来了，世界上最无私最爱她的男人，永

远回不来了。她却一滴泪都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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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她心坚似铁，她亦做不到鼓盆而歌，她特别想哭，可就是哭不出

来。她只觉心中生出一个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巨大黑洞，吸走了身上所有

的温度与能量，冰凉呼啸的风声不绝于耳，思念、愧疚、懊恼，一齐从那

黑洞里嘶吼着朝她袭来，她在撕心裂肺的强大旋涡中渴望抓住一些温暖

的眼泪聊以慰藉。却没有。

发觉父亲可能遇险时，父亲已经失踪了两天。他出门前跟她打过招

呼，说是要去爬山。这是他近两年的爱好和习惯。她是放心的。当天，他

没有回来。有时他会在山脚下的小旅馆住一夜，第二天再上去看日出。她

是知道的。她打过电话给他，手机没有通，她以为是山区信号不好的缘

故，所以没有特别担心。并且，当时她正和几位同事赶着绘制一份写字楼

的图纸，一忙忙到半夜，就没再打过去。

但是到了第二天晚上，父亲的手机关机了，翦墨开始慌张。她打电话

给往常与父亲结伴登山的几位叔伯，他们都没有他的消息，不祥的预感

才彻底攫住她。她找做刑警的同学景灏，在他的帮助下，第四天，终于找

到了失事的父亲的尸体。

景灏安慰翦墨说，翦伯伯是在荒山的北坡滚落的，颈椎和颅骨损伤

严重，去的时候也算没有受太多罪。翦墨就又想责怪那已逝去的爸爸，您

去北坡做什么呢？

一番详细的调查取证后，景灏找到一个细小的线索。山脚下一个卖

纪念品的小贩曾经见过翦博谦。翦博谦问他上北坡的路怎么走，小贩提

醒他：“老爷子，那北坡又陡又湿滑，几乎没人去，年轻人上去都很困难

的，您就别自讨苦吃啦！”翦博谦笑说：“你看我老吗？”

“您不老！您正当年！”翦墨总这么哄他。

他年纪越大越爱挑战。

谁想到，竟然真的出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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翦博谦的手机找到了，记录显示，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周远泽的，通

话时间一分三十二秒。说了什么，不得而知。翦博谦身为博导，在世时桃

李满天下，最欣赏周远泽。可惜，在为他最后送行的庞大队伍里，没有他

最得意的门生。

这些年，很多重大时刻周远泽都不在。他每年有大半时间都在外云

游写生，旅行拍照。他生性喜欢自由，这一点在恋爱之初她就已然明了，

所以，她努力让自己习惯不依赖他。家里有些小小不言的麻烦，或者工作

出了什么问题，她都会跟几个死党商量，却不找他——找他亦是无用，他

除了画画，什么都不懂。然而，父亲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却联系不上，手机

打不通，他又不往家里打电话，想必又去了某个偏僻的山沟或者村落，贪

玩忘了家。

目光触及相片，周远泽就站在父亲左侧，平和轻柔地笑。翦墨站在两

个对她来说最重要的男人中间，绽放出一个刚刚订婚的女人特有的满心

憧憬的笑容。那天，他刚刚结束一次远行采风回来，和平时一样到翦家吃

饭，饭桌边他对翦博谦说：“老师，请您把翦墨嫁给我，好吗？”其实饭桌

底下，他的右手正拉着她戴了订婚戒指的左手。

照片上的周远泽身材高挑，瘦削英俊，穿仔裤和毛衫，由于刚刚长途

旅行归来，还带着几分疲惫的沧桑，稍长的头发遮住眼睛，更凸显出名牌

大学美术系高材生的落拓不羁。他的胸前用红线挂着一个篮球造型的吊

坠，那是翦墨送给他的定情信物，是她亲手做的。

十六岁那年，翦墨的母亲和养父双双去世，她辗转来到B市与父亲一

起生活，插班进入Q大学的附属中学读高一。一个月朗星疏的晚上，她第

一次在篮球场遇到周远泽。

那天下午放学时，班上几个顽皮的男孩子跟她叫板：“凭什么你这个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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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校来的做学习委员？你要是敢跟武宗岳比投篮，我们就服你！”原任学

习委员武宗岳笑笑，对这个无伤大雅的恶作剧不置可否。翦墨原不想理

他们的，当不当学习委员她不是十分在意，正欲转身离开，一旁的团支书

蒋伟帆则咋咋呼呼说：“哈哈，新来的小美女害怕啦！”

害怕？翦墨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，她最喜欢武侠片里义薄云

天的侠女和西部片里与牛仔一同出生入死的女飞贼，越有挑战就越刺

激，难度越大越能激发她的好胜心。

“武宗岳，明天早上七点钟，早自习前，我们一球定输赢。”翦墨下巴

仰得高高接受他们的挑战。回家吃完晚饭她就独自跑去篮球场练习投三

分。

周远泽在她身边出现的时候，她正揉捏酸痛的肩膀，心中对蒋伟帆

那张欠抽的大嘴生出万般怨念。周远泽嘴角带笑走过来：“光靠蛮力是

不行的，你把胳膊累酸了就更投不进了。”

他站到她身后半抱着她，慢慢把球举过头顶，“不是手腕用力，是胳

膊。还要加上你自己的感觉。这篮球是有生命的，你要鼓励它勇敢飞出

去，飞进篮筐的怀抱。”

他的手自然而然、毫无生分地握着她的手。

球抛了出去，滑出优美的弧线。空心篮。三分球。

翦墨禁不住拍手称奇，转身看“教练”。天上的月光分明是皎洁而明

朗的，可是当她对接他澄明坦荡的眼神，顿时感觉四周都陷入一片黑暗，

眼前只有他的眼睛和笑意，亮如极昼。

他背着黑色的双肩包，穿一件黑色的外套，半敞开着，露出里面火红

的运动衣。拉链的拉头是个金属的小圆环，像枚小小的戒指，在月光下明

晃晃地闪着光。

他像谁？她肯定见过他。对了，他山上那片正在由绿转红的五角枫，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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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还带着花季少年的生涩和混沌，却掩盖不住那即将爆发的赤色狂潮。

他轻声说：“你看，一招命中，就像爱情。”

说完，他擦肩掠过她，离开球场。

她良久没有转身，钉在原地，回味着那个经久不衰的笑意，心里烙上

了那个人，那张脸，那句话。聪慧如她，早已通过几番练习掌握了命中三

分的要诀，只要力道合适，再结合物理学的知识，投出流畅的抛物线，就

可以让球顺利进入篮筐；或者，瞄准篮板方框的中心砸去，球也会精准地

反弹到篮筐里。用脑子投篮，并不难。但是她更喜欢他的说法：手中之物

皆有生命，勇敢起飞，一招命中，就像爱情。

第二天一早，武宗岳如约而至，却要取消比赛，执意要把学习委员

的位置让给她。翦墨生性倔强刚烈，哪里肯接受施舍，铁了心思要公平竞

争。他只好在一旁稍息，两只手轻松地插在口袋里，笑呵呵看着这个任性

的“翦公主”大飙球技。

她穿着新领到的红色运动衣校服站在三分线外，气定神闲地托起篮

球，就像拥着一个心爱的人，微微闭一闭眼睛，抬手就把篮球抛了出去。

橙红色的篮球脱离她纤细的胳膊和手指，在初冬清冷的早间空气里画出

一道完美抛物线，然后稳稳落入篮筐。

翦墨扬扬眉梢，丢给武宗岳一个胜利的微笑。她完全没听见他说“翦

公主，学习委员是你的了”，她只瞥见周远泽远远地在人群外面朝她笑了

笑，转身走了。

他的蛊，她就此中下。

这不怪他，亦不能怪她。她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女孩子，才经历了亲人

离世，变相地背井离乡，挣扎着走出伤痛阴影时遇到正值大好年华的他，

实在无法不朝思暮想、心心念念。如果你年轻过，就能了解这事有多严

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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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些被深锁的前尘旧梦
chapter2

W O D E G U D A N   N I Y O N Y U A N B U D O N G

“怎么不开灯？”

冉锋门也不敲径直进来，按亮了书房的日光灯。突如其来的强光刺

痛了翦墨的双眼，她抬手在眼前遮了遮。

“刚才上官秋来电话了。她说她很抱歉没来参加葬礼。她劝你别太伤

心。”

“好，知道了。”

上官秋是周远泽之外与翦博谦联系最多的学生，是翦墨最喜欢的师

姐。很多个孤单无助的时刻，是上官秋贴心地陪伴她、安慰她。没想到，

她也会缺席翦博谦的葬礼。但是她不怪她。父亲在世时对她讲得最多的

两个字就是“宽容”。他说，每个人都会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难处，所以不要

轻易就下定论否定或者批评别人。

翦墨一直把这些教诲牢牢记在心里。更何况，父亲已经不在了，来不

来送这最后一程，有什么关系呢。

“你整整坐了一个下午。”他走到她身旁拿起那个相框瞥了一眼，冷

冷哼了一声，“周远泽还没消息？”

“不提他了。心里好乱，让我静一静。”翦墨站起身想在冉锋和书桌

中间的夹缝走出去，却猝不及防被他迅速伸出的两条胳膊困在他与书桌

中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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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翦墨，离开周远泽，嫁给我。长辈们都不在了，我们相依为命。”他

微微俯下身，一眨不眨盯住她，热热的鼻息触到她的脸颊，混着熟悉的须

后水的清香和香烟的辛辣。

他是她形影不离近二十年的搭档，是她最信赖的同盟，给她最深信

不疑的安全感。他的后背是她最坚实的依靠。然而，她有多久没有如此近

距离地凝视他了？那个自儿时起就朝夕相伴玩耍嬉戏的莽撞少年已经变

成一个目光冷峻表情深邃的男人。他的五官有棱角鲜明的刚毅轮廓，鼻

梁挺直，眉峰高挑，与他父亲冉霄鹏越来越像，连下巴上那条美人裂都

照搬过来。她再不敢看他的脸，把视线稍稍偏开一些。

“冉锋，我是你姐姐。”

“翦墨，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吗？”

她不转头，不应声。

“每次这么问你，你就不敢看我。翦墨，”他更靠近一些，嘴唇几乎

沾到她的眼睫，轻声呢喃，“其实你愿意和我在一起，但是你不承认，因

为你恨我爸，是不是？”

“冉锋，我们说过多少次了？这个话题再也不要提了。我是你姐！”

“翦墨，你知道，我们做不成姐弟。做不成！”

“不要给我添乱。”翦墨双手捂了脸，“爸爸不在了，周远泽玩失踪，

冉锋，你是我最亲的人了。你在这个时候胡言乱语，就是落井下石欺负

我，懂吗？”

“我怎么会欺负你呢，我要保护你。”

他把持不住自己的情感，俯身去吻她。他们曾经贴得那么近，只差一

点点，他再不希望有任何距离和阻碍横亘在他们中间。然而，一个冰冷坚

硬的东西突然抵住了他的胸膛。

那是一把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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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……你哪儿来的枪啊？”冉锋惊恐地睁大了双眼。

“出去。”温热的嘴唇吐出两个冰凉的字。

“翦墨，你别胡闹！你还在等周远泽回来？你的青春都用来等他，他

丢下你不管，你把心掏给他他根本就不在乎！”

“出去！”枪口依旧抵着他的胸膛，“冉锋，我再说一遍，周远泽是我

的男朋友，他好他坏由我一人来担。爸爸出事已经让我很难过了，如果你

真的为我好，就让我安静一下。”

他被迫一步步退出书房。房门关上的一瞬间，他的头狠狠撞在了上

面。纵使他有偷天换日的本事，却是拿眼前这个女人毫无办法。他爱上

她，就是赋予她折磨他的权利。

翦墨坐回到书桌前，把枪放回抽屉。冉锋一向酷爱摆弄仿真玩具

枪，这回居然被蒙蔽了。其实这枪不过是父亲从一个学生那里缴获的高

仿真玩具，父亲当时还笑说，这东西太危险，找个机会把那孩子叫到家里

来好好聊聊，再把玩具还给他。谁料想，谈话未始，人已永诀。

她再次把目光投向全家福。照片上的冉锋在笑，但是十分勉强，勉强

得要哭出来。别人不晓得，她晓得。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她都再清楚

不过。还有谁比她更了解他，还有谁比他们相识更早？

六岁那年，翦墨随着妈妈刘云若改嫁，嫁的就是冉锋的爸爸冉霄鹏。

小小的翦墨第一次踏进那个陌生而美好的新家，正环顾四周，突然就被

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在身后抵住了脑袋。有人尖声尖气地喊着：“别动，举

起手来！”

她回转身，看到一个跟自己个子差不多的瘦小的男孩。他有一张白白

的小瓜子脸，眼睛大大的，眉毛淡淡的，两颗门牙都掉了还没长出新牙，

像个小老太太，显得滑稽可笑，却偏要摆出严肃的神情。他穿着绿色的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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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，戴着大盖帽，手里拿一把玩具冲锋枪正叫嚣着挑衅。他就是冉霄鹏的

掌上明珠、小她一个月的“弟弟”冉锋。

初次见面形成的恶劣印象导致后来的相处极为困难。在六岁的翦墨

看来，这个成天幻想自己是解放军、抱着冲锋枪乱叫的烦人精比其他男

孩子更皮更疯更淘气。他总是拿杆破枪冲她嚷嚷：“别动，举起手来！”

她不理他，他就窜上来揪她的辫子。她毫不畏惧，反手去揪他的耳朵，两

人很快扭打在一起，谁都不会手下留情，当然谁都讨不到便宜。

冉锋还藐视自己生日小一个月的客观事实，渴望翻身做老大。他用玩

具枪逼着翦墨喊他哥哥，翦墨才不谦让：“你比我小，我是姐姐！”冉锋振

振有词：“男的都是哥哥，女的都是妹妹。”翦墨为了捍卫自己的地位不惜

跟他展开近距离肉搏战，不是把他的小脸挠个口子，就是抓着他的胳膊

咬他的手。两个人经常在木地板上扭成一团滚来滚去，不斗个你死我活

鱼死网破绝不罢手。

除了“阳谋”，还有“阴谋”。冉锋会偷着把翦墨喜欢的裙子剪一个

洞，当她想穿的时候只能气愤地狂吼，他就在一旁怪声怪调地笑。翦墨就

把他最爱的坦克车端过来狠狠掼在地上，炮筒哗啦一声掉下来。看着冉

锋坐在地上绝望地哇哇干号，翦墨就扬眉吐气地欢蹦乱跳。

妈妈拿两个冤家毫无办法，拉哪边都拉不动。冉叔叔却不着急，还

挺高兴地说：“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嘛，越打越亲。”

翦墨多么希望“相亲相爱”的日子快些到来啊，可惜，冉叔叔这句话

仿佛永远没有应验的可能。那个干瘦的猴崽子实在不是用“讨厌”两个

字就能形容得了的，虽然他的脸长得像动画片里的“一休哥”一样伶俐可

爱，可是他的一举一动堪比最可恶的“怪兽哥斯拉”。

很多年后，翦墨听孙燕姿在歌词里唱：“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”

而当年的冉锋在她看来，就是最意外的一场人祸天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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